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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缅北的鹰
萨 苏

! ! ! ! ! ! ! ! !"#中国军队的偷袭又打响了

经过几天的跋涉，日军第 !!联队第三大
队终于在 "月 #日撤退到了马约高地。这里地
势险要，井上咸形容“从马约高地进入万塔格
山地，目力所及，都是如同马背一样相连的群
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由岛田中尉率领赶来
增援的补充兵部队“菊大队”，日军在这里的守
备兵力得到增强。岛田还带来了师团的指令，
下令第三大队坚守马约高地，如果遭到中国军
队进攻，要沿着横切万塔格山脉的山路一路进
行迟滞抵抗，以掩护腰班卡的侧翼。

与补充兵一同到达第三大队的，还有久
违的食品给养。所谓给养，除了饭团之外，副
食只有绑成球状的大蒜。尽管如此粗陋，这
些在拉加苏被迫从中国兵的厕所中淘洗米
粒食用的日本兵还是欣喜若狂。井上咸回
忆：“尽管只有这些东西，把食品分配以后，
我和大队长就着烧烤的大蒜果腹，当时那种
美味的感觉至今仿佛还在齿间残留。”

就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日军东侧月
光无法照到的山谷深处，隐约传来咔咔砍伐
树木的声音。后来日军分析，这说明中国军
队已经到来，正在潜入谷底。
来的正是第 $!团第一营。代团长罗英，

以第一营紧紧尾随残敌，在 #月 %#日夺取
了打洛，此时正在继续向马约高地方向追
击，这是他们开路的声音。不明所以的日军
用掷弹筒向有砍伐声的山谷一阵开火射击，
之后就听不到伐木的声音了。或许是山中的
土人？日军一面疑惑，一面派侦察兵前去侦
察。两天后，侦察兵报告打洛方向可见袅袅
炊烟，可能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田中大队
长命令把阵地移向一处视野更加开阔的高
地（中方称为 "#%&高地）。

然而，就在日军移营的第二天，中国军
队的偷袭又打响了。

当时，井上咸大尉正在大队部的隐蔽部
里。“我刚想走出去把腰伸直放松一下，周围非
常近的地方，忽然传来爆豆般的冲锋枪射击声
和敌人的喊叫声。我和大队长几乎同时掏出了

手枪。情况很快判明，联队炮阵地遭到一
队中国潜伏部队的突然袭击！”
“我从掩体向外看，竟然看到了敌

军穿着绑腿的脚！”就在这时，联队炮兵
中队的速水大尉赤手空拳跑了进来，报
告联队炮兵阵地已经被中国兵攻占。
联队炮阵地就在大队部旁边，担任警戒

的筱原中尉抽出指挥刀，带领附近的士兵朝
枪声响起的方向扑去，就此一去不复返。冈
田大队长连忙组织兵力反击，但另一个方向
的机枪中队阵地也被中国军队攻占，指挥官
三浦中尉只身逃了出来。这种情况下，日军
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迅速脱离战斗，以避
免被全歼的命运。

好在岛田中尉指挥的生力军拼死断后，
扼守住了下山的隘口，总算将大队部保护着
撤了下来，但两个大队都损失很大（事后日
军将两支部队重编为一个大队，即第 !!联
队第三大队，仍然以冈田恭为大队长）。

所谓迟滞抵抗，如今已经不现实，日军
一面逃命，一面感到十分奇怪：刚刚到达打
洛的中国军队，怎么对这里的地形如此熟悉
呢？竟然能够毫无征兆地同时对几个日军阵
地发起突然袭击，难道美国人有什么先进的
测绘仪器能够找出山中的小路？
其实，中国军队所有的，是一个令人怆然

神伤的答案。只因为这支追击而来的中国远
征军新 ""师，当年正是通过这里败退到缅甸
去的。在那次撤退途中，饥饿、疲劳、凶猛的热
带疾病，使全师一半以上的官兵倒在了这片
荒蛮的丛林之中。当时在杜聿明军长身边担
任参谋的邹德安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
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
排的死人中间。”饥饿的邹德安他们是走到打
洛后才被美军飞机发现的，得到空投补给，结
果没有经验的战士又被撑死很多。

新 ""师从打洛盆地撤到印度，又从打
洛盆地开始归国之战，就是这样惨痛的经
历，让远征军的老兵们对打洛周围的每一个
山头了如指掌，也让他们能够如同孙悟空一
样钻入日军阵地的核心，来一次突然发难。

马约高地的失守，打开了中国军队横越
万塔格山的通道。廖耀湘指挥全师追击，冈
田大队败退到腰班卡，新 ""师的部队也已
经尾随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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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方急问：“你知道我们银行最近发
生了什么吗？黄津知道吗……”袁玄打断了
他说：“怎么不知道？黄助理一直在关心你们
银行的动态！他说一些人可能有政治背景。
他要我转告你一句话：发生天大的事，在他
回上海之前，你都得稳住，以静制动！明白
吗？要他们知道，针对淞桥，就是针
对褚主任！”
仿佛坐在过山车上。大半天功

夫内，从峰谷，转到了峰巅；又从峰
巅转到峰谷。或许转得太快，或许，
情况实在严重，褚京生不会倒，但
他却有可能会成替罪羊！所以依旧
处于无边的惶惑中。

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那一
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一团撕破了
雾嶂的火光，使一车子人都惊出了
一身冷汗。司徒湄他们四口子真的
和死神打了一个照面！谁是凶手？
这难道会成为有助于毒瘤的割除
的“一件事”吗？目标是谁？谁是凶
手，很清楚，具体的执行者，也不是我应该费
心的，重要的，是自己的态度。对付豺狼，只
能用豺狼的手段，否则，就是纵容罪犯，将对
不起金都银行同仁，对不起甄老，对不起今
晚代她去死的那三名无辜！她心里堵满了如
此这般横下心来决战的冲动。

这件事，也震动了桂志杰，一个通宵，便
将车上讨论的，资金投放中，如何向中小民
营企业倾斜的一系列建议，写成了报告。因
为作为金都银行管理部门的建议，必须经过
杨尚方转交市金融管理部门。正待与杨尚方
联系，胡德麟的电话来了。传达的就是因缪
传礼自首杨尚方所下达的那几条指令。司徒
湄机械地聆听着，脑子里转的，却是赵安东
及其一家的祸福，说不清是得救了还是可以
喘口气了，说不清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哭一
场！胡德麟的电话挂断了，这样一个疑问却
闯进了司徒湄的心头：姓缪的为什么这一天
去自首？是楚未甘执著追踪的结果，还是和
昨晚断头路上的车祸有关？司徒湄机械地把
胡德麟传送的那几条，转达到各部门，直觉
告诉她，对于她来说，又将面临许多变数，应
该采取私人银行部和我司徒湄应有的应急
措施。当然，桂志杰所写的调查报告和建议，

必须按计划，派交通员送给杨尚方。
这时候，杨尚方已经收到胡德麟转发的

柴露莹的博文，已经得知司徒湄他们这份报
告的来龙去脉。这何止是对制造这次车祸黑
手的警告，分明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她居
然把我统筹安排，周密部署，明确分工之类的
调查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怎么办？同意

上报？同意放弃竞争，把脑袋伸进枷
锁？不送？怎么答复？眼下，我活脱
是个败军之将，哪有丝毫谈判的条
件？压下，拖延？没有用的。他们往
甄求真那儿一送，被动的还是我。
杨尚方撂下它，在办公室里转

了两圈，转出了黄津的关照。天大的
事，也得稳住！送，照送不误，而且加
上被胡德麟核实了的有关贲承灏的
材料，马上往上送。这才印证我对警
方说的那句“我们也正在调查贲承
灏”的表态。此举正是展现我的姿
态、人格、思想境界以及我的工作能
力和魄力的机会！他即刻握笔签署，
交付办公室胡德麟用最快速度复印

送出。得知这结果，司徒湄也委托特快专递，
将调查报告送到了南湖别墅甄宅，并向方蓉
芝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她没有亲自送来的原
因，一是一时三刻安排不出时间，二是希望
甄老先看看，再约时间去听他的指导。方蓉
芝还没有电话约她，黄津却从北京返程了。
杨尚方立刻约黄津在梦非梦见面。他没

有想到，乾坤扭转就在这一面！拥有一座老
金矿的天宝股份有限公司，要成为金都银行
的战略投资者了，出资五十个亿成为金都银
行的第一大股东！褚主任褚京生牵的线，其
背景、其意义不必道破！难怪，袁玄在电话里
说黄金是最佳的选择！谁不知道黄金是永远
的货币，永恒价值的体现物，经济危机中最
可靠的硬通货？他的心，却被黄金的光泽照
得通亮！仿佛正在滔滔洪水中挣扎，突然间
送来了诺亚方舟！黄津说，司徒他们揭底的
事，你只要在贲承灏和贝茹丫这里控制住，
完全可以给天宝金矿联姻这一大动作对冲
掉的！褚主任亲自帮你们创造这种条件，容
易吗？都到门口了，哪允许人家打横炮，把这
样的财神爷吓走啊？这可是拆褚主任台的
事，不是狗胆包天吗？
金都银行和他杨尚方，前景一片灿烂！


